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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龙土 　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 。 １９３５
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出生 ，福建省南安市人 。 １９５８ 年
毕业于清华大学 。清华大学教授 。 长期从事无
机非金属功能陶瓷材料的研究及应用开发 。 研
制成一系列高性能铁电 、压电 、介电和半导体陶
瓷材料及器件 ；领导完成了高性能低烧多层陶
瓷电容器（MLCC）研究项目 ，解决了国内外长
期存在的技术难题 ，成果转化取得显著效益 ；研
究成功了独石压电陶瓷变压器（MPT） ，并首次
推广应用 ；合作研究了 V 型 PTCR复合热敏半
导体陶瓷以及压电陶瓷超声马达等 ，取得了重
要成果 。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。 发表论
文 １２５ 篇 。 １９９７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我 １９３５年 １１月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梅山
竞丰村 。小学和初中就读于梅山国专小学和国
光中学 。这所学校是由爱国华侨 、新加坡著名
华人实业家和教育家李光前先生创办的 。我在
１９５０年初中毕业后到泉州市省立晋江一中（现
泉州五中）读高中 。 泉州离梅山约四十多里路 ，
当时没有交通工具 ，往返都是搭乘自行车或步
行 ，所以一个学期也就回家一两次 。 １９５１ 年因
防空备战 ，学校曾由泉州内迁梅山约一个学期 。
省晋一中（现泉州五中）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 、
良好的办学条件和严谨朴实的校风 ，被誉为闽
南教苑常青树 。 我在这所中学名校度过了重要
的高中学习阶段 。

１９５３ 年高中毕业 ，那年夏天到漳州参加全
国高考 ，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系
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。 当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
年计划开始之际 ，我怀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
憬和对清华园的向往 ，抱着学好本领参加祖国
社会主义建设的强烈愿望上了大学 。 ５０ 年代
初 ，福建还没有铁路 ，我们坐汽车从泉州出发到
福州 ，经南平到江西上饶 ，然后由上饶坐火车经
南京浦口再转车北上 ，经过许多天的长途跋涉
到了首都北京 。 那年是十月份入学 ，北京已是
深秋季节 。到了清华 ，看到二校门 、图书馆 、大
礼堂 、科学馆和体育馆等一栋栋标志性建筑 ，感
受到了清华大学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教育和学

术殿堂的特殊氛围 。我以兴奋和珍惜的心情开
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 。

五年的大学生活紧张 、有序而充实 。 老师
的严谨治学 、认真敬业 ，学生为将来参加社会主
义祖国建设事业而勤奋学习 ，坚持又红又专全
面发展 ，始终是学校教育的主旋律 。 假期的清
华图书馆宁静而温馨 ，是读书看报的好去处 。
除了二楼的大阅览室 ，我有时也到三楼的教师
阅览室 ，因为那里更安静 ，有更多的工具书 。 ５０
年代的清华作为多科性工业大学 ，被称为红色
工程师的摇篮 。 学校既重视基础理论学习 ，又
重视工程专业训练 。我们每年都要到建筑工地
实习一段时间 ，先后到过东北的正在兴建的富
拉尔基重型机械厂 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以及
鞍山钢铁公司等重点工程实习 。 每一次生产实
习都亲身感受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情

景 ，不断增强了理论联系实际 、教学与生产劳动
相结合的意识 。 当时的系主任张维先生还曾到
工地检查和指导实习 。 我毕业设计的题目是炼
钢厂的马丁炉车间设计 。

１９５８ 年夏天 ，周总理到清华参观毕业设计
展览 ，他对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 ，对教育与生产
劳动相结合十分赞赏 。 他对利用废渣制造胶凝
建筑材料等成果很感兴趣 ，并说 ：“我向你们订
货 。”也许是“总理订货” ，学校从工民建专业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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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毕业生中选留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学开始

了粘土水泥的研究与推广应用 。 从此 ，也使我
开始从事无机非金属材料的教学与科研 。当时
正值全国大跃进的形势 ，教育革命与技术革命
的浪潮风起云涌 。我们一群年青人以极大的热
情投身于科学研究 。 我原来想毕业后回一次家
的计划也只好推迟 。 我们很快研制成功粘土水
泥 ，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推广应用 ，还盖了
试验楼 ，请了水泥混凝土界的著名专家吴中伟
先生主持鉴定会 。我们当初研制的这种不用熟
料的铝硅体系水硬性胶凝材料是我大学毕业后

的第一次初步的科研实践 。
我在科研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后 ，回到建材

教研组担任教学秘书 。 我在自学基础上 ，利用
一个寒假写了一本枟流变学基础枠教材讲义 ，为
本专业的两届本科生开了这门课 。 １９６３ 年至
１９６４年我因病到位于北京西郊八大处的亚非
学生疗养院住了一年 。 毕业后的头几年 ，我从
事的科研和教学实践与大学阶段学习的专业有

很大的不同 ，但大学阶段学习的基础知识和对
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。 蒋南翔老校长有
一个关于“面包”与“猎枪”的比喻 。 他说老师教
育学生有两种教法 ，一种是教给学生“面包” ，另
一种是教给学生“猎枪” ，面包只管一时 ，而猎枪
却管一生 ，说的是能力的培养更重要 。 清华确
实为我在这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。

１９７０ 年以后 ，经过专业调整 ，我们开始了
以现代陶瓷为主要方向的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

的专业建设 。 同时从土木系转到化工系和后来
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。 我主要从事功能陶瓷材
料的教学与科研 ，开门办学 ，接触和了解一些企
业的生产实际 ，但还是比较封闭的 。 改革开放
使我有机会多次出国进修 、访问和参加国际学
术会议 ，扩大了视野 ，及时了解国际学科发展动
态和前沿 。 从 ８０ 年代初到 ９０ 年代中后期 ，我
先后主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 、国家“８６３ 计
划”重大项目 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系列重要
科研任务 。 ８０年代初 ，我提出开展具有重要用

途的多层压电陶瓷变压器的构想及方案 ，列为
国家“六五”科技攻关项目 。 继而提出压电陶瓷
低温烧结机理的应用基础研究课题 ，列为国家
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，从而发展出低温烧结多层
压电陶瓷变压器 。 先后获国家“六五”科技攻关
表彰奖 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周年优秀参展项
目 ，１９８７ 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。 国家“８６３ 计
划”的实施为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。 基于
我们在低烧压电陶瓷材料及多层压电器件研究

所形成的优势和特色 ，针对当时诸多企业在多
层陶瓷电容器生产存在的技术关键难题及迫切

需求 ，我提出开展高性能低烧多层陶瓷电容器
研究课题 ，列入了国家“８６３ 计划”首批课题 ，后
来发展为“八五”重大项目 。 我作为重大项目负
责人 ，领导课题组开展联合研究 ，成果转化取得
了显著效益 。 课题组被评为先进集体 ，我被表
彰为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“八五”先进工作者一
等奖 。 １９９６ 年我所主持和参加的高性能铁电
压电陶瓷材料及低烧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

奖 。 在国家“８６３ 计划”实施十周年大会上 ，我
做了关于发挥科学研究的源头作用 ，同时发挥
现代企业在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方

面的经验介绍 ，对推动高技术产业化产生了积
极影响 ，提升了功能陶瓷及其片式元器在国家
高技术发展计划中的重要地位 ，为建立具有自
主知识产权的功能陶瓷材料及元器件产业体系

做出了贡献 ，也为后来的片式元件继续列为国
家“８６３计划”重大项目打下基础 。 成绩只能说
明过去 ，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 ，包括功能陶
瓷在内的新材料升级换代十分频繁 ，技术与市
场竞争日趋剧烈 。 过去的先进水平不等于现在
先进 ，更不是永远先进 。 所以必须不断有所创
新 ，有所发展 。而创新来自于实践和积累 。

回顾我的平凡的科研活动 ，一个重要体会
是要始终坚持根据国家社会的需要和本学科发

展前沿来选择研究方向 。 工作要有系统性 。其
实 ，我所提出和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课题都与 ８０
年代初的低烧多层压电变压器的发明构想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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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，是其不断延伸 、深化和发展 。要在战斗中成
长 ，干一行 ，学一行 ，爱一行 ，专一行 。 同时发挥
好团队的作用 。 我所取得的成绩 ，都是包括许
多同事 、同行 、学生在内的科研集体辛勤努力的
结果 。 我的老伴桂治轮教授与我同一个研究方
向 ，她不仅给予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，而且以她
自己的敬业 、执著和勤奋 ，在推动课题研究进展
和取得诸多重要成果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

作用 。

我认为当选院士仅仅是对自己过去成绩的

肯定 ，而并不是自己的本事会突然变大 ，水平会
突然提高 。 １９９７ 年底 ，我当选为工程院院士
后 ，在系里召开的座谈会上 ，我说我还是原来的
我 ，许多工作和成果都是集体完成的 ，我只是一
个代表而已 。 时代在不断前进 ，科技在迅速发
展 ，必须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 ，学而后知不足 。
我常以平和的心态告诫自己 ，谦虚谨慎 ，低调处
事和为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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